
20150509 與媽媽聊公投法－補正公投法的理路與運動現況@台南 黃國昌老師部分 

謝謝台南的朋友或者是今天剛好路過台南的朋友，然後來參加今天這場活動，那飛帆他

跟很多島國前進的夥伴一方面也希望在各個...一方面希望在台南各個地區去推動補正

公投法，那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在運動的過程當中，大家能夠透過不管是這樣子的論壇或

是讀書會的舉行，去增強自己思想上面的準備，論述的深度，因此開始籌辦這樣子的論

壇。 

 

那老實說飛帆今天辦這個論壇，下這個主題，我實在是有點驚訝，因為這個運動，以這

個主題當作主軸到現在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了，本來說是希望用這個論壇讓各位

夥伴以及對島國前進還有台南地區在地的朋友能夠瞭解到說最近在發展的一些議題，以

及跟這個議題有關相關的論述，那不過可能飛帆也是覺得說在島國前進去年五月成立以

來，到下個禮拜就要成立一周年，那利用這一周年的時間回顧我們在推動補正公投法這

樣子的一個運動。 

 

老實說島國前進剛開始成立的時候，宣布要推動補正公投法，有很多朋友是覺得很疑惑，

也就是說在318運動的時候，我們提了幾個重要的訴求，譬如說要去建立有關於兩岸協

議監督的機制，要完成先立法這樣的工作，先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件事情做好；要去

做公民憲政會議，希望能夠去推動有關於憲政改革的工作，憲政改革當然依照幅度的大

小，你可以說是全新由下而上的制憲，還是按照目前的憲法文本以及增修條文所進行的

修憲，到底是制憲還是修憲，我們先把這個爭議放在旁邊，一般地來說就是在處理憲政

改革的問題。 

 

不管是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還是憲政改革的問題，它所反映出來的是在太陽花運動時間

當中，針對有關於黑箱服貿的協議，以這個問題當作一個觸媒去反映出來目前臺灣民主

政治所發生的問題，或者是說陷入的困境，當初太陽花運動在退場的時候，有很多朋友

問我說，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沒有立以前，黑箱服貿會不會強行闖關通過，我那個時候的

政治判斷是不會，機率非常非常的低，那樣子的政治判斷從今天的角度回溯起來看是對

的，整個問題會卡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那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目前立法院還卡在

立法院當中，如果這兩天大家有很注意新聞的話會發現，昨天本來要把它排上議程，那

後來台聯的朋友因為沒有辦法接受由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來去主導這個法案的審查，因為

他們又發動了議事的杯葛，透過很多議程變更跟議案讓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交付委員會審

查的這件事情沒有辦法發生。 

 

那在場或許有很多朋友他們對於說要整個法案審理的過程，我先簡單地做一個說明，就



是當法案提到立法院以後，進行一讀，一讀完了以後，比較實質的工作就是要交付給委

員會審查，所有的法案實質審查的階段都在委員會當中，我們希望達成的是所謂委員會

中心主義，就是這個委員會，有內政委員會、交通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等

等，那各個相關於那個委員會重要的法案，在那個委員會當中，經過實質的討論跟審議，

在委員會裡面把法案基本的內容給確定，那確定完了以後，接下來就還要再進入程序委

員會去排案，要交付院會，院會就是所有的立法委員都要參加，開院會的地方就是去年

被大家佔領的那個空間，完成法案的二讀跟三讀，法院的二讀跟三讀他可以在很快的時

間之內結束，所謂很快的時間之內結束是，二讀跟三讀以前絕大多數的法案都是在一天

之內就同時完成二讀跟三讀，那為什麼會那麼快在一天之內同時完成二讀跟三讀，因為

核心在於說，對於每一個法案，例如說今天我們在處理補正公投法，就《公民投票法》

的修正草案的問題，有提出來要針對公投法修正的草案當中，為什麼要提這個修正案，

它實質的內容是什麼，在委員會裡面進行實質的討論跟審議。 

 

在國會的運作上面，我們希望達成以委員會的專業當作中心，在委員會裡面進行實質討

論審議主要的精神就在這裡，所以任何的法案正常的情況之下，會花最多時間進行討論

審議的都是在委員會當中去進行。目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它還沒有排入實質的委員會，

就是還沒有開始進行條文實質的審查。 

 

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行政院他們推出了一個版本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那如果各位去

年有比較關心太陽花運動期間，在運動的實質訴求上面進行的攻防，你會發現說，行政

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是在去年佔領立法院的期間，佔領到一半的時候，行政院透過

非常短的時間推出來行政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那那個行政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

例，後來我們也透過民主審議的方式，在運動的現場包括了不僅僅是國會的議場當中，

還包括了在濟南路、在青島東路上，都有進行草根論壇的方式，讓大家去審議行政院版

所推出來的內容跟民間版所推出來的內容。 

 

那個行政院版所推出來的內容，它實質的內容就是把以前馬政府針對服貿協議所進行的

黑箱操作法制化，那這個是為什麼，針對行政院版所提出來的內容，不管是學生團體、

很多學者專家、很多NGO的組織會用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實質上是一部不監督條例來去

形容它，因為如果今天我們所通過的法律是把馬政府之前針對服貿協議的黑箱操作法制

化的話，那就完蛋了，事情就變得很嚴重。 

 

相對的，民間版也提出了民間版的監督條例，把當初在運動的訴求當中，我們希望能夠

落實的幾項原則，人民要可以參與，國會要可以審議，資訊要能夠透明，人權要能夠獲



得保障，有關於政治性的協議必須要強制先交由人民公民投票以後才能去簽署，這樣子

的內容全部都把它放在民間版的訴求當中。 

 

以我國立法院的結構，大家猜，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跟民間版的監督條例，拿到立法院

裡表決，各位覺得哪一個版本會贏？ 

 

(行政院) 

 

為什麼行政院版的會贏？ 

 

(國民黨比較多) 

 

因為國民黨在目前國會裡面他所占有的席次跟結構，行政院版的很有可能會贏，這個是

大家會擔心的事情，那我們再退一步講說，民主政治本來就是代議政治，我們本來就是

應該用少數要去服從多數，在立法院裡面經過討論審議以後的結果，如果多數的立法委

員願意支持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在我國目前代議民主的運作下，本來的結果就是要接

受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為什麼民間團體不肯，在野黨不肯，甚至台聯他們必須要進行

杯葛，反映出來的問題是，如果是民間版的監督條例跟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交由人民透

過直接民主的方式公民投票，各位覺得哪一個版本會贏？ 

 

(民間版) 

 

我大概有幾乎是100%的信心，這兩個版本如果交由人民自己選擇的話，民間版會贏，

道理很簡單是因為，在民間版所要求落實的那幾個原則就是長久以來台灣這二三十年，

我們這麼辛苦共同的奮鬥，希望我們能夠實現的一些民主的原則落實在民間版的兩岸協

議監督條例當中。 

 

那這樣子結構上面的落差，很清楚地呈現出來了說，臺灣目前代議民主所出現的問題就

是國會的結構跟民意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巨大落差，當存在這樣子一個巨大落差的時候，

我們可能在思考上會去反省很多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說，這個結構的巨大落差是怎麼產

生的，那當然我知道有一句很流行的口號，大家都會說，特別是在年輕的族群當中很流

行的一個口號是「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句口號聽起來大家會覺得很有道理，

可能聽起來也很爽快，但是我必須要老實地講是說，超越這個口號，在這個口號背後我

們必須要去思考更多細緻的問題，所謂更多細緻的問題就是說，目前的國會結構跟臺灣



人民的民意結構會出現落差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國會的選舉制度存在了嚴重的缺失，大家

都知道票票不等值，有很多地方，大概平均在臺灣30萬人可以產生一席區域的立法委員，

那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幾千票、幾萬個人就會產生一席立法委員，在一些地方，譬如新竹

縣、譬如宜蘭，40幾萬人才會產生一席立法委員，在選舉制度上面所存在的問題導致國

會的結構民間中間所存在的落差，這件事情必須要透過憲政改革才能夠處理，就是你要

去調整國會的選制。 

 

那各位如果是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你們會不會贊成去調整現在國會的選制？絕大多數

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不會贊成去調整國會的選制，理由很簡單，現在的制度對我是有利

的，我為什麼要去調整它？ 

 

那當然如果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說，好，在這樣的結構下面，我們如何促進臺灣國會

選制的改革，我們具體的策略是什麼，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那這個重要的問題不是我

們今天的主題，我們先把它放到旁邊，那第二個問題是，在目前的國會結構下面，我們

永遠要處理一個問題是說，當那些代議士的決議跟人民的意志產生落差的時候，人民能

夠怎麼辦，第一個最直接的反映是說，事情還不簡單，我們就再度地佔領立法院就好了，

那我想大家聽了，說事情還不簡單，再去佔領立法院以後大家就會笑，那因為按照我們

目前立法院的表現，我看可能要天天佔領，那要不然這個事情沒有辦法獲得一個根本的

解決。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除了所謂的體制外的運動路線以外，回到體制內當中來，代議士的

決議違反人民的意志，我們要怎麼做，在憲法裡面給我們的權利就是公民投票的權利，

透過公民投票的權利來去矯正代議民主的缺失，4月份的時候，立法院進行了有關於《公

民投票法》審議在委員會裡面的實質審查，那在我剛剛所講的那個立法過程的結構當中，

大家會覺得說，蛤？在委員會裡面進行實質審查好像才很初步，其實不是，重點是它已

經出委員會了，接下來的二讀三讀，如果力量夠的話，一天之內這件事情就有可能發生，

就會把它修正完成。只不過說那天什麼時候能夠發生，什麼時候運動的能量能夠逼到立

法院必須要把公投法的補正排上議程，而且表決的時候可以表決通過。 

 

(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 

 

(隔壁在修理) 

 

我還以為張慶忠派人來，各位那天在看到內政委員會在實質討論補正公投法的議案的時



候，就常常會聽到，不管是行政院的官員還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他們會丟出一個論述說，

怎麼可能事事都公投，我們是代議民主的國家，如果事事都公投要選我們這些立法委員

幹嘛，你們那些願意補正公投法的立法委員，你們在做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對於自己以及

對於立法院的不尊重，這個大概是他們的論述，特別是像吳育昇那樣子的人他所會提出

來的論述，但是大家不要笑喔，吳育昇他敢在面對攝影機跟全國的人，透過電視去講這

樣子的論述是他感覺到說他心裡面有把握他這樣子的論述能夠打動某些人，這是我們要

承認的地方，他感覺透過這個論述他能夠打動某些人，欸丟啊，我們選這些人就是要他

們去做這些事情，我們什麼事情都公投，每次公投錢要花那麼多，這樣怎麼行？ 

 

但是他們在進行的詭論、狡辯，他在做的是什麼事情？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我們到

目前為止從來沒有主張過說，要用直接民主完全地代替間接民主，我們也沒有說要把代

議制度給打破掉，我們要的是直接民主可以矯正代議民主的弊病的這個功能我們要把它

取回來，那現在代議...對不起，直接民主對於代議民主現在能夠發揮的矯正功能，從我

們過去實際的例子來看是0，就是所謂公民投票的制度，憲法的直接民權，在鳥籠公投

法的束縛之下，目前為止的狀態是已經被徹底地癱瘓，不是備而不用，是被徹底地癱瘓，

你要用，在鳥籠公投法層層的束縛下，你要用連用都沒有辦法用。 

 

那第二個事情是，很有趣的是，只是大多數的人沒有那個時間像剛剛來參加今天的這個

論壇的朋友一樣，好好地去看內政委員會，所謂專業的委員會在法案進行實質的審議討

論，大家平常工作太忙了，沒有那個時間一天花8個小時看那些人到底在立法院裡面搞

什麼東西，但是你如果有花8個小時去看他們在立法院搞什麼東西，你大概會得到幾個

心得，第一個心得是說，這些人敢面對人民說，人民不懂他們才懂，人民不專業他們才

專業，那根本就是一個笑話，那些人他們在所謂的國會、所謂的專業的委員會當中進行

法案發言內容之空洞，邏輯之錯亂，大概是超乎我們的想像，你看完那8個小時以後，

你一定會嘆一口氣說，這個國家現在陷入了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我們重要的權力竟然是

交給這種素質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裡面亂搞。 

 

那當然那天我們論述先不講，先從運動的策略上面，那天我不是跑上去說張慶忠，那會

議結束了以後，因為我們是在會議結束以後才去做那件事情，因為我不想要讓他有任何

的藉口說我們去裡面鬧場，讓會議沒有辦法進行，那天我們一直等到下午的5點半多，

主席宣布今天的會議結束了以後才上去找他講話，那其實各位如果有觀察我的話，會發

現說我基本上是一個非常講道理，很溫和的人(全場笑)，可以笑小聲一點沒有關係，絕

對不是我會做的事情嘛，我也可以老實跟大家講說那真的不是平常我會做的事情，但是

我也沒有那麼容易受激怒啦，說情緒很憤怒，然後我就上去罵他，然後有人說他能夠感



同身受，聽了那8個小時以後，要克制不去上他，要克制自己不要上去罵他這件事情的

確是很困難。 

 

所以我今天要爆一個料，謝謝各位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我會上去做這件事情是因為有

一個人在台南遙控，然後他發臉書的訊息給我說，國昌，不行，今天一定要衝一下，不

能就這樣結束了，這位先生就是今天這個論壇的主持人，叫作林飛帆嘿，他在台南，雖

然他沒有在台北參加抗爭活動，但是他從台南遙控台北那邊現場運動進行的狀況跟策

略。 

 

回到我們今天在講的補正公投法，剛我說你去看了那天的討論以後，你會有幾個心得：

第一個心得是，這些代議士，臺灣代議民主的品質真的有待提昇，那有待提昇有好幾種

方式，就是你送更好的人去立法院，但是對於很多年紀比較長的人，像我，就是你們可

能年紀比較輕，之前都還沒有投過立法委員，之前有選過一次立法委員的舉手，有選過

兩次的舉手，從來沒有選過立法委員的舉手，有啊，你們這邊應該有這麼年輕的人，就

是你永遠可以懷抱一個希望，就是下一次會更好，就是下一次選的人會更好，你永遠可

以懷抱這個希望，但是有的時候你在經過一段的時間，你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被破滅的時

候，你有時候會覺得很灰心想要放棄，好，那但是不管你能不能夠期待下次會更好，你

永遠要想的一個問題就是，當這群人再度背棄民意的時候，我們能夠做什麼，現在我們

能夠做的，在制度面上面就是，憲法給我們這個權利，當他們去做出一些狗屁倒灶的事

情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公民投票直接民權的方式，去矯正代議士所做的背棄民意的決

策，這個權利我們要不要拿回來？ 

 

這個就是一個單純的，就是說你如果想說這件事情沒有用，這個權利不用拿回來沒有關

係，那反正有四年定期的選舉，這次選不好，我們下次選好，下次選不好，下下次再選

好，如果你對於臺灣民主政治希望發展的方向是這個方向去邁進的話，那我必須要承認，

你壓根就不贊成人民有直接透過公民投票去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權利，你相信菁英，你

相信選出的代議菁英能夠做比較好的決定，這個是你自己的價值選擇。 

 

那我相信有一些人他們真的是這樣子想，雖然那些人他們有沒有資格這樣子講，我保持

高度的懷疑，譬如我大概可以100%的確定，吳育昇那個傢伙他的腦袋大概就是這樣子

想，他根本看不起你們，你們什麼都不懂，你們是一群理盲濫情容易被煽惑，思慮不周

的人民，只有像他那樣深思熟慮的人才能夠幫你們做出對國家最好的決定，因為我觀察

吳育昇非常久了，他骨子裡面他對於民主所抱持的信念是這個樣子，但是有的人或許有

資格講這樣的話，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吳育昇絕對沒有資格去講這樣子的話，



從他過去不管是發言的記錄，對外所展開的論述，如果有任何論述，他講的話可以用論

述來加以形容的話，大概都可以很清楚地呈現這樣子的特質出來。 

 

第二條路是什麼，這個權利我們要想辦法拿回來，目前不管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

黨，他們現在希望臺灣人民的事情是，我要讓你們自己放棄這個權利，怎麼樣讓你們自

己放棄這個權利，這件事情早期在做的時候，做得比較粗暴一點就是說，第一個他先跟

你講說公民投票是違憲，當然在座的很多朋友會講說，欸憲法第17條明明寫著我們有選

舉罷免創制複決的權利，這是憲法的直接民權，公民投票怎麼會違憲，那我可以跟各位

講，在一個社會當中，只要有學者會願意為了作官出賣自己的良心，只要有這種社會，

你就放心就會有這種文章寫得出來，所以你們去做違憲的搜尋，你會發現在1980年代、

1990年代真的有學者去寫公民投票是違憲的，這些人有的人已經當了官，有的人還在當

官的路上。 

 

那後來這套論述失敗了以後，第二個論述就是公民投票沒有法源，你們所舉行的公民投

票，1990年代那個時候為了要，很多重要的公共政策，但是比較重要的是為了要反核四，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台北縣、台北市，甚至貢寮那個地方曾經都舉行過各式各樣的公民投

票，要處理要不要續建核四的問題，那個時候國民黨他們的論調是說，你的公民投票沒

有法源，這是違法的公投，好不容易到2003年年底，2004年年初的時候，我們過了一

部《公民投票法》，當初過了那個《公民投票法》的時候其實大家很開心，覺得公民投

票終於有法源了，我們可以按照這個公民投票法裡面所規定的程序來行使我們的憲法權

利，結果這部鳥籠公投法一施行以後，他最可怕的效果發生了，那也就是我剛剛跟各位

所描述的那個心理狀態，什麼心理狀態？我在制度面上面有給你公民投票的程序，但是

我在實質面上面會讓你去做公民投票這邊你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失敗到你自己心

灰意冷，失敗到其他的人看到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經驗，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你說，你

不要再跟我談公民投票了，那個東西沒用啦，賣個共嘿啦，嘿謀效啦(台語)。 

 

當擁有權力的人自己對於那個權力產生心灰意冷，甚至開始產生了這個權利是沒有用的

心理狀態的時候，這個才是最可怕的狀態，因為他讓你自己在心裡面你自己就放棄了那

個權利，他不要用任何的法律去阻擋，他讓你自己放棄這個權利，最高興的人會是誰？

最高興的人會是在這個選舉制度下面，在這個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下面可以透過代議民主

來扭曲臺灣人民意志的那些政客；第二高興的是永遠不希望臺灣人民去行使這個權利的

中國共產黨。 

 

對我們來講是，今天不管你支持哪一個政黨，當然我相信在座，我很難想像會有支持中



國國民黨的朋友。 

 

(曾經是689，對不起) 

 

沒有關係，不管你今天是支持什麼政黨，有一個事情應該是清楚的，就是屬於我們人民

的權利你要還給我們，那這件事情現在被這部鳥籠公投法給擋住了，我們要想辦法去突

破它，想辦法去突破它對於那些政治人物來講，我們要不斷地利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做

近身的壓迫，你要把這個權利還給我們，那當然他永遠會問你說，那我就是不還給你，

你要怎樣？所以我們要不斷地累積自己的實力，所謂累積自己的實力是說，你有膽不還

給我，我下次我一定讓你落選，但是我老實說你要講這句話，你自己要有足夠的實力，

你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的話，你講這句話他根本不會理你，我自己就在推動鳥籠公投法

的補正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很慘痛的經驗，因為我從做這件事情開始，近期是從2008

年的時候就開始在做這件事情，到2010年的時候，那個時候馬政府跟中國簽了ECFA，

那個時候有人出來說要不要簽ECFA這件事情應該要臺灣人民決定，對臺灣未來影響這麼

深遠的事情，後來被公審會違法的駁回，他連讓你投的機會都不給你。 

 

那個時候我們在做補正公投法的運動的時候，大概會做的事情的策略包括了說，我去在

台北開記者會，然後我找學者來辦論壇，我邀請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委員來辯論，當

然他們不敢出來，就是台子都擺好了，我人都邀來，就等你們來，就是你們為什麼把ECFA

違法駁回，站出來辯論，包括了在選舉以前讓他簽承諾書，說你要承諾你當選了以後，

你要修改《公民投票法》，這一連串的行動大家換來的是什麼，大家換來的是人家根本

不理你，真的不理你，你寄那個承諾書給他，他看一看，嗯...丟到垃圾桶裡面去，因為

他就不相信你有那個實力可以讓他落選。 

 

那但是這些事情目前慢慢正在改變，為什麼我說目前慢慢正在改變，各位有沒有發現最

近一次，也就是公投法出委員會那次審議的時候，島國前進的朋友很辛苦，惠敏老師、

為廷、很多志工他們在立法院外面從一大早守到那個法案出委員會，10幾個小時，10

幾個小時，各位仔細地去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出席那個委員會發言反對補正《公民投

票法》的立法委員是哪些人，你會發現有兩個特性，第一個基本上都不是內政委員會的

委員，為什麼？因為他們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多數都是區域立委，最起碼我們開始做到一

件事情，做到什麼事情，那些區域立委不敢在委員會裡面公開發言裡面留下記錄說他反

對這件事情，他為什麼不敢，他可以繼續地像吳育昇一樣在外面大放厥詞，但是各位仔

細地去看吳育昇的發言，你會發現說吳育昇事實上也沒有膽子，所謂沒有膽子是，在這

兩次內政委員會的發言當中，他都去東扯西扯一些沒有關係的事情，針對我們要補正實



質的內容，他不敢跟我們點對點直接針鋒相對的說：我反對。 

 

那你從整個形式上面觀察你會說，就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他們很狡猾，不願意實質的論點

來針對，但是一方面你從好的角度來觀察代表了什麼，代表了我們過去這一年的努力已

經有了具體的效果，沒有具體的效果我們是怎麼把他們逼到像今天這樣子的狀態。 

 

在委員會審查完了以後，後來行政院又針對《公民投票法》開公聽會，那天我有去，行

政院辦那個公聽會某個程度上面，從我的角度上面來看，他們想要創造的效果就是說，

反正那個公聽會他們永遠都找得到類似像楊泰順老師那樣的學者去參與，這是一個中性

的形容詞，可以找得到類似像楊泰順這樣的學者去參與，那因此最後他就想說，啊就正

方反方意見不太一樣，這個事情大家還沒有一個定論，那我們就繼續再延議，他就是要

什麼，他就是要繼續拖嘛。 

 

但是我那天去行政院的公聽會，結果發言完了以後，其實有一點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們

四個重要的改革訴求，提案的門檻要下修，全部都贊成，連署的門檻要下修，幾乎全部

都贊成，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就是公民投票的審議機制絕對不能放在行政機關當中，

像現在的公審會，你如果要有審查，當然需要審查，那個也是司法機關的審查，絕對不

是放在行政機關的審查，要不然行政機關審查自己球員兼裁判，以前公審會駁回那麼多

次的例子我想我就不用再複述。 

 

第四個，連廢除50%投票率門檻這件事情，多數的學者全部都是贊成，因為我那天去，

我本來那天我打算不是要去吵架，因為那種公聽會既然來的都是號稱自己對公投法有研

究的學者，我那天是打算去跟他們講道理的，結果那天去了以後發現說，欸那大家共識

程度這麼高，進一步進行辯論就變成沒有必要，因為共識滿高的，所以行政院他們現在

頭一定很痛，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解套，因為如果按照公聽會的結論的話，那他們應該要

支持什麼，那天在委員會，出委員會版本的那部公民投票法修正的草案。 

 

那我剛剛講的這些過程就是說，有很多事情在推動改革的道路上面，殘酷的現實是，我

們所歷經的失敗永遠會比成功的經驗要來得多，一連串挫敗的過程，以我自己來講，我

從2008年一路搞，搞到2012年，我到2012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公民投票法》的修正

草案我已經寫好，我拿到立法院去，就請他們提案審查，東西寫好囉，寫法案，研究法

案，提出法律草案，這本來應該是誰的工作？立法委員啊，要不然我們養你們要幹嘛，

絕對不是養你們一天到晚在那邊噴口水。 

 



法案都寫好了交給他們，結果看了以後給我丟在旁邊，賣供這啦，這袂過，這謀效，我

講的不是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我講的不是中國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直接看著我，跟

我說這袂供，這謀效，直接丟在旁邊，當然我不會點名，因為點名好像有點，好像在算

舊帳，不好，但是我是要讓大家瞭解說那個時候的氛圍是那個樣子，但是今天的氛圍就

變得什麼，變得不太一樣，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會變得不太一樣，就是有一群人很持續

地努力在這個道路上面堅持，讓這個聲音，讓改革的這個訴求越來越多人知道，越來越

多人支持，我們才有可能創造今天這個改變的機會。 

 

所以各位問我說，那接下來二讀三讀會不會成功，我老實講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跟各位保證說阮一定欸成功，我也不會說我們一定會失敗，但是我會說跟以

前的狀況比起來，走到今天我滿已經創造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把它變成可能，而它正在

往一個積極正面的方向去前進，那當然最大的戰略目標有人會認為說，哩丟賣目(台語)，

就不要搞了，就專心在2016年的選舉，反正選舉到時候讓國民黨不過半，要改再來改，

有這樣的策略，我也不是說這樣的策略絕對是不好，但是我心裡面的想法是說，我們一

路走到現在，我當然會希望什麼，當然會希望在這個會期當中你就要改完，如果這個會

期沒有改完拖到下個會期，下個會期的會期初期，10月以前沒有改完大概就沒機會，大

概就沒有機會，就真的要冀望於下一屆新的國會。 

 

那但是你即使啦，你從選舉策略的考慮，你不贊成島國前進現在在做的事情，因為島國

前進在做的事情是很素樸、很直率的事情，就是要跟你直球對決，我們希望今年就要把

它搞定，即使你不贊成這個策略，你會覺得說先不要修過這個法，選舉的時候累積相罵

本，2016的時候改變國會再來談，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即使你腦袋裡面是這樣子

想，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是，新的國會他會不會願意做這件事情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為什麼我說新的國會會不會願意做這件事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2008年的時候不是有

個野草莓運動嗎？各位有聽過野草莓的舉手，野草莓運動的訴求是什麼？要廢除什麼？

集會遊行惡法，要廢除集會遊行惡法，廢除集會遊行惡法是從2008年才開始喊的嗎？當

然不是，那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從2000年到2008年為什麼不廢除集會遊行惡法？為

什麼不廢除集會遊行惡法？對於拿到權力的人來講，權力永遠是很好用的。 

 

那當然在場如果有民進黨的支持者不要覺得這個人講話好陰險，又在暗酸民進黨，沒有

這個意思，但是我們從過去的歷史事實我們要得到什麼，學到經驗，我們如果自己不爭

取，沒有保持那個警覺性的話，你本來以為這樣以後，接下來就可以怎麼樣怎麼樣，那

個事情未來都未必會發生，好，我就先講到這裡謝謝。 

 



(掌聲) 

 

(Q&A) 

 

提問1：大家好，其實對這個活動陸陸續續都有在看，有在關心，那我今天只要提一個

問題就是說，當我如果願意幫這個忙，拿連署書去給朋友簽的時候，我要用什麼樣最簡

單的方式去說服他們來簽這個連署書？不願意做的時候我怎麼去說服他，這樣簡單一個

問題。 

 

提問2：黃老師謝謝你，黃老師是法律的一個研究專家，所以今天也學了不少，那我兩

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我們提的是公投法的修正案，你是不是可以把內容原來

是什麼，你本身希望修正為什麼，大家有個對照比較，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當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他們國會議員會把他們這次議會要討論的主題先做民意調查，然

後真的把他的選區的民意帶到國會去，這個方式在我們臺灣一直都沒有做，所以這套是

不是未來可行，請黃老師指導謝謝。 

 

提問3：大家好，我想要請問一下國昌老師就是，因為我們前面有一個，集遊法有被大

法官解釋說它是違憲嘛，那公投法它只有制度上面，實質上面就沒有給我們直接行使民

權這個權利，那有沒有辦法比照這個方式說，可以釋憲說請大法官說，啊，它可能是違

憲的，那我們再解釋給一般民眾聽公投法補正這個行為的時候，大法官就成了我們最佳

代言人，那這個方法是不是可行的，這是第一個；然後第二個我比較好奇的想問的是，

因為國昌老師就是即將要投入立委選舉嘛…… 

 

(蛤？) 

 

提問3：有嗎？沒有是不是，如果你支持的立委當選了，因為你現在加入那個時代力量，

那你一定會有一個就是心目中的候選人，那這股力量如果進到國會去的時候，如果除了

補正公投法以外，會有其他的目標嗎？謝謝。 

 

從後面開始，聲請大法官進行違憲審查不是一條好的道路，理由在於說憲法它基本上是

核心基本人權的領域，就有一些東西我不要讓你用所謂的國會多數決，或者是公民投票

多數決，那因為憲法它核心的概念在於少數人的保護，對於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即使用

多數決的方法我也不要讓你被剝奪，那因此違憲審查的門檻非常非常的高，那沒有牽涉

到說權力分立基本的憲政原則，沒有破壞基本人權的保護，基本上是不會宣告違憲，因



為大法官他在本質上面，他的產生沒有民主正當性，他是由，現在的大法官就馬英九提

嘛，那馬英九控制國會通過，因此他對於法律的介入他必須要自我地受限，只有很嚴重

的情況他才會宣布違憲，那剩的地方他都留給立法者進行裁量，以剛剛你在講的集會遊

行法來講，你仔細地去看被大法官宣告違憲的其實只有一點點，就是突發性跟緊急性的

集會，要事先申請許可這件事情被他宣告違憲，其他都沒有。 

 

但是你如果去看在2008年野草莓運動的時候，法律的專業學者跟NGO的團體所推出的

集會遊行法，民間版的集會遊行保障法的草案，那那個草案其實是我寫的，那個草案的

內容跟大法官宣告違憲的內容差了十萬八千里，我們要的東西是那個，被大法官宣告違

憲的只有一點點，我們國會最糟糕的地方在什麼，我們國會最糟糕的地方是上一次集遊

法在修法的時候，他只針對大法官宣告違憲的部分去修法，其他的部分他全部都不動，

你如果說把訴求拉到2008年野草莓運動，我們要的東西跟他們現在的集遊會所修正通過

的東西距離還是非常非常遙遠，那因此透過釋憲的方式你要去宣告現在的《公民投票法》

是違憲的，我只能說非常非常的困難，再加上目前我們大法官的結構，我可以很坦白的

講，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那當我說我們現在大法官的結構指的是我們現在的大法官絕大多數都是馬先生提的，當

然這次完了以後就全部都是他的，那當然我也不是說他提的全部都是壞人啦，他會提的

那些人基本上在整個政治意識型態上面，如果我們說分保守派跟自由派的話，是比較趨

近於保守的那邊，所以對於大法官我接下來是沒有什麼太高的期待，我個人。 

 

第二個部分你剛講的是說未來除了公投法以外，還希望有什麼改變，這個問題有點太大，

我大概分成三個主軸，我會覺得就臺灣未來而言，我們需要進行民主的改革，那因為有

很多問題是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上還不夠深化，民主改革的這個部分下面就會有很多法案，

《公民投票法》是其中一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是一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是其中一個，《政黨法》是其中一個，那每一部法案它要肩負的功能會不太相同，這個

還是只有民主改革。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稅制的改革，所謂現在稅制的改革，臺灣面臨的問題是說，我們的

稅收事實上佔全部我們每年的GDP比例，在跟其他國家相比，比例很低，我們如果沒有

算特別捐的話，我們稅收只佔GDP的12.8%，加上特別捐的話，也只有17點多%，就先

不要跟其他的社會福利制度比較好的國家，佔30、40%，你連跟美國比起來，美國算是

一個資本主義，很右派的國家，他也佔到20幾%，臺灣現在的問題在哪裡，臺灣問題是

說，你稅收這麼少的情況之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在開選舉支票，說我要發津貼，我要



發老人年金，我要公共托育，然後要老人照護，每一個政見都在花什麼，都在花錢，所

有的政治人物他不敢面對的一個真實的問題就是說，錢從哪裡來？你總不可能是中央印

製廠一天到晚在印鈔票，你造成貨幣貶值通貨膨脹，那接下來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所以

就舉債，那舉了債以後，那個債要怎麼處理就是各位的事了，就是你們的事了啦，你不

要講全國，你就看苗栗縣劉政鴻在幹的事情，最近就很清楚了啊，對於苗栗的人來講，

我不知道說他們有沒有感受說，我們當初選了劉政鴻，然後讓他花那些錢去搞一些什麼

他是五星級還六星級的縣市長，然後透過各式各樣的宣傳方式，花錢不用負責任，讓他

在一本很奇怪的雜誌的評價那麼高，一直當選，結果他們現在面臨的是什麼，現在面臨

的是整個縣快要破產了。 

 

對臺灣未來發生的情況也是一樣，所以你如果問我說好，稅制要改，稅制要怎麼改牽涉

到就非常多了，不應該有的租稅的減免，對於大企業租稅的減免你就不應該弄，那我們

現在過低的營所稅，17%，跟其他國家比起來那是低到不能再低的，17%的營所稅，你

有沒有辦法說，你有那個魄力說我要調回25%，那你只要一調回25%，你大概可以想像

所有工商界的大老全部都站出來，說這樣子會，就讓臺灣的產業經濟的發展受挫，然後

說你反商，各式各樣的威脅全部都丟出來，但是你實際上面去看是說，臺灣在整個稅收

的結構上面，受薪階級、勞動階級那種薪水是沒有辦法閃的人，是在承擔臺灣整個租稅

支出的大宗；那相對的，透過錢去賺錢，真的賺到錢的那些人，透過錢去滾錢的資本利

得稅在臺灣事實上是沒有實際上被課到，或者是他所負擔的比例是跟從社會公平正義的

角度來講差距太大，那你就會牽涉到，這個講了就更麻煩，你就會牽涉到說，那你今天

當選，今天你如果要選一席立法委員，你要花三千萬，那你三千萬從哪裡來，你如果都

是從這些企業家拿錢來的話，你有可能說你在當選了以後，去做一些違反這些大企業利

益的行為，這絕對不可能的事嘛，那問題是臺灣現在陷入了這個循環，什麼時候才能夠

掙脫需要一段時間，但這件事情必須要開始做。 

 

那第三個我會覺得很重要的事情，除了稅制的改革以外還有年金的改革，所謂年金的改

革，就直接講，就是不要說用族群或是用什麼去分啦，你就簡單的一個事情是軍公教這

麼高的所得替代率，有哪一個國家退休以後軍公教的所得替代率高得像臺灣一模一樣，

根本沒有，那接下來這個制度如果再不改革，不管是年金破產還是接下來年金沉重的負

擔都是誰要負？也還是你們，都是你們，我講實在的是，我如果待在中研院，我現在拿

到終生聘了，我在中研院法定退休年齡到了以後我退休，我可以什麼事情都不要幹，我

現在拿的薪水，我退休以後拿到的所得替代率，丟係挖大岡底厝仔睏(台語)，可以拿到

現在九成的薪水，你們覺得這樣公平嗎？那如果我對你們的嘴臉是說，啊謀花都啊挖丟

卡鰲(台語)，沒有現在很多人他們的心態就是這樣，謀花都挖丟卡鰲啊(台語)，高考的通



過率那麼低，高考的通過率只有1%，哩伍栽調哩氣課嘛(台語)，你考得上就是你的，你

考不上你們這些魯蛇在跟我吵什麼(全場笑)，你們仔細地去看看那些人發言的言論，核

心的內涵就是這個嘛，你聽得下去嗎？你聽得下去嗎？這種制度不需要改嗎？當然要改

啊。 

 

那這個就是說，就這個整個結構面上面的問題，你會牽涉到了說，執政者他自己的魄力，

國會裡面的結構，你透過什麼樣的方式選什麼樣的人進去國會，都會牽涉到我們剛剛所

講的這些改革有可能還是沒有可能被達成。 

 

那回答剛剛那個博士的說法是，我們目前《公民投票法》的規定是，提案的時候要千分

之五的人提案，換算是實際的數字，千分之五投票權人要提案就是九萬，九萬人提案了

以後，他能夠獲得什麼機會，他能夠獲得機會只有公投審議委員會開會幫你審查你這個

公投提案能不能投，第三個階段是公審會如果審查通過了以後，就要進入第二階段，就

島國前進現在在做的，大概要有90萬人連署，連署達到那個數字以後，最後才會交付大

家投票，那投票你要過50%的門檻，如果沒有過50%的門檻的話，那個公民投票就視為

否決。 

 

那這整個制度被稱為鳥籠公投法指的是什麼意思，先從第一階段來看，第一階段9萬人

連署提案才能夠換到公審會委員的審查，我請教一下公審會的委員恁係挖謀贏啊(台語)，

就是你一定要是人力資源很珍貴的人，他們的時間像鑽石一樣寶貴，才要耗費這麼大的

人力只換來什麼，不是換來馬上可以投，換來拜託你們這些人開個會來審查能不能投，

有這麼荒謬的事情嗎？這些公審會的委員前一陣子自由時報有做一個專題去介紹這個

委員會，他們叫作藍審會，藍色的審查委員會，那當然他是在講說他之前都在封殺人民

的公投提案，這些事情是本身在正立說公審會的這個組織要被廢除，當我們在講說公審

會的組織要被廢除的時候，真的在講的是什麼，真的在講的是說，如果人民透過公民投

票是要矯正代議民主的缺失的話，你讓被矯正的人來審查我要不要讓你矯正我，有比這

個更荒謬的事情嗎？ 

 

那所以中期的審查最好的方式他應該放到什麼，司法機關去處理，理由在這裡，就是當

我們說廢除公審會，那是一個簡單的口號，實質的內涵是這件事情絕對不能交由行政單

位審查。第一個階段你說9萬只換來那群人審查，結果造成的結果是什麼，造成的結果

是這群人從過去的幾年他們開過幾次會，這任新的公審會的委員除了島國前進的這個案

子以外，過去的幾年他們有開過會嗎？沒有啊，沒有其他的案子需要他們審查…… 

 



(核四那個) 

 

核四那個，對對對，那第二個階段你說90萬人的連署，如果現在有人要選總統的話，連

署只要百分之多少，1.5%，不能5%，1.5%就可以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志於選總統的人

在幫島國前進簽第二階段連署的時候，可以自己開始幫自己進行我要選總統的連署，那

個事情很辛苦，比選總統的連署都只要1.5%，你在第二階段提案要90萬份，過去的經

驗是如果不是政黨主導的幾乎不可能做得到，最近有名的例子，就前幾年有名的例子是

消基會，消基會在臺灣算是一個很有公信力，組織也很強，才能也很夠的一個基金會，

他們那個時候美牛公投的時候有進入第二階段，他們簽到第36萬份的時候宣布放棄，簽

不下去，因為就很累，他們那個時候宣布放棄喊的一個口號就是公投法必須要補正，這

是一個鳥籠公投法，所以我們應該也要去拜會一下消基會，說他們有這麼慘重的教訓，

這次的運動一定要找他們一起來聲援。 

 

對不起你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我的選民意見如何，把選民意見帶到國會去…) 

 

以常態上面來講，的確應該是這個樣子沒有錯，但是臺灣的立法委員他們的工作內容就

相對地來講複雜非常的多，就是說你在看《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的時候，你要看兩件

事情，大家通常會比較注意的事情是說，這個人做了什麼壞事，你有做具體的壞事，他

就容易成為標靶，像張慶忠那30秒，有一個很具體的壞事，大家焦點就focus在他身上，

但是另外一種更難監督的是什麼，更難監督的事情是說，他消極的不做什麼事情，這個

是你要仔細地觀察，但是那很難被監督，所謂他消極的不做什麼事情是說，譬如說啦，

我們如果說要進行租稅改革的話，你絕對不會看到有那些立法委員傻傻的站出來喊，說

我們這些人就很優秀，然後幫國家賺很多錢，我們怎麼能夠進行這樣的租稅改革，他會

做什麼事情，他會做以不發聲的方式讓這個法案給死掉，就不用講話的方式就讓這個法

案給死掉，過不了，這個才是什麼，這個才是真的我們在看的時候，真的要去觀察的重

點。 

 

至於剛剛您講的那一般的原則，當然我們都期待每個選區的立法委員他能夠去反映他那

個選區所選出來選民的民意，但是我們常常看到說，這群人他們常常沒有做到件事情，

但是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當選，背後我們會有滿多複雜的機制，那有一些既存的體制對於

這些人他們已經知道選民的習性，知道怎麼樣去玩這個遊戲，這個遊戲他玩得很好，所

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當選，那你如果說要把這些人拉下來，要改變這個體制的話，那你



就要什麼，那你就要徹底地顛覆，不要跟他去玩一樣的遊戲，想辦法打破這個結構把他

給拉下來。 

 

那今年我可以跟各位講，指標性的選區，我自己最在意的，張慶忠他會不會敢出來選我

們先放著看，剛飛帆有講了嘛，去年那幾大寇現在都不敢出來選，像蔡正元，他不敢出

來選，林鴻池他也不敢出來選，然後呂學樟他也不敢出來選，就大家之前在媒體上面看

到去做很多大家沒有辦法接受事情的人，這次紛紛都什麼，都躲起來，他們都不會出來

選，但是有一個人會出來選，叫吳育昇，就吳育昇他那個反民主的性格，他在骨子裡面

根本就瞧不起一般的人，他會覺得他是上等的，這些事情你們都不懂只有我懂，然後選

民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投票給他，這次的選舉會觀察一個重點就是能不能把吳育昇給拉

下來，你把吳育昇給拉下來就很清楚地告訴所有未來的立法委員一個很清楚的message，

就是說你不要以為你自己在所謂基本盤很穩固的地方你就可以為所欲為，我要讓你倒還

是可以讓你倒。 

 

那回到剛剛您講的說，你要用什麼樣快的方式去宣傳說補正公投法，來，台南這邊島國

的夥伴常常上街簽連署的，舉手哦，沒有人？！不是啊，你們應該有培力組啊，有話術

啊，來來來，你示範一下。 

 

提問4：老師有個問題我不知道該不該問，就是之前為什麼大家會傳，第一次老師會想

要加入那個時代力量，然後為什麼大家都在傳說老師要投入這個選舉，不過今天也是來

這裡我才知道原來是沒有，不好意思不知道這個問題適不適當，如果不適當很抱歉。 

 

你要知道整個事情的脈絡，我長話短說，因為跟今天主題比較沒有關係啦，在2013年的

夏天的時候，我跟一群朋友覺得臺灣有成立第二個本土政黨的必要，當然現在媒體上面

習慣說的是第三勢力，第三勢力是一個概念滿模糊的詞啦，你說第三勢力，那親民黨聽

了就很不爽，你把它放到哪裡，然後民國黨的聽了也不爽，那我是什麼，當然更不要說

像綠黨啊或其他的朋友，那但是2013年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基本上面那個時候已經意

識到說臺灣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其實是卡在國會，就是國民黨一直控制國會過半的那個

結構。 

 

那另外一方面是，我必須要講是說，民進黨裡面有很認真很優秀的政治人物，那我個人

也欣賞他們，甚至有很多跟我都有私交，很好的朋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當中，常常在

幕後幫他們研究政策，甚至幫他們寫法案，都沒有問題。 

 



但是2013年發生了一些事情讓我覺得很傷心，所謂很傷心是說，有一些基本的價值該守

的沒有守住，那讓民進黨發展的同時，你也要有另外一個政黨去逼迫民進黨去提供更好

的人選出來，就是當你有一個新的政黨，有很好的人的時候，你就壓迫民進黨說你要提

更好的人，而且要壓迫民進黨說他要堅持一些改革的基本的理想。 

 

2013年發生什麼事情？我講簡單的三個例子，第一個反媒體壟斷的運動大家應該都聽過，

國民兩黨都說支持反媒體壟斷的理念，要制定反媒體壟斷的專法，下一個問題這部法案

現在在哪裡，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說，有一些東西被做掉，是靜悄悄地被做掉，你看

不到，反媒體壟斷專法為什麼出了委員會到現在還沒有排上院會？這件事情誰要負責？ 

 

第二個例子，2013年夏天第二件事是簽了有一個會計法的修正，大家聽過嗎？什麼叫會

計法的修正就是把以前的地方民意代表特別費不管你怎麼花全部除罪化，免除一切法律

責任，那個把它被稱之為顏清標條款，因為顏清標先生那個時候正因為拿著他的特別費

去台中的金錢豹喝酒在坐牢，會計法的修正一通過，顏清標先生就出獄了，那個會計法

的修正是朝野協商，四個黨團都在上面簽字，中午12點5個人躲在會議室裡面簽字，當

天晚上11點二讀三讀通過，剛我講過二讀三讀可以很快，晚上11點多，整個議場沒有什

麼人，二讀三讀就通過了，他做的事情是什麼？做的事情是拿公款去胡作非為的政治人

物不用負任何責任，我今天就不管就是其他的價值，這是一個基本的道德底線，就是你

們不要跟我說你挺國民黨、挺民進黨、挺親民黨、挺台聯，有哪一個臺灣人民會挺說，

拿著人民的納稅錢這樣出去胡搞瞎搞就通過這樣子的法律，結果可以沒有事情，那你如

果說好今天國民黨用強勢表決通過，我認了，就找國民黨負責，我不客氣的問說，民進

黨你為什麼在上面簽字？你為什麼在上面簽字？你到今天都沒有給臺灣人民一個交代，

簽了字以後，到目前為止有哪一個人為了這個事情負起任何政治責任？ 

 

臺灣人民挺民進黨不是在挺民進黨，是在挺臺灣，要搞清楚這件事情，我們挺的是臺灣，

你只是承載我們對於臺灣那個進步價值力量的一個載體，所以我們挺你這個政黨，臺灣

人民挺你這個政黨不是無條件的，你幹什麼事情我都挺你，如果臺灣人民挺你挺到這樣

盲目的程度的話，那只是在縱容你而已。 

 

第三件事情，九月政爭，馬英九、黃世銘犯法這不用講，這不用講，黃世銘已經被判有

罪確定，馬英九卸任了以後，我們大家來清算他的法律責任，但是我要問一個問題，你

為什麼透過國會議長打電話去關說你的司法案件？你說啊，因為檢察官上訴很浮濫，然

後所以直接去提醒他這件事情，我講白一點，被檢察官浮濫上訴的只有一個人嗎？你為

什麼不幫其他的人去打這個電話？你不是在關說司法你是在做什麼？因為我自己是念



法律的，特別又是在搞司法制度的，對司法獨立這條線我守得很緊，任何政治人物透過

自己的政治權力打電話去掌控這種權力的這種司法官員，要他們去做要不要上訴的決定，

判刑的決定，就已經超越了那條紅線。 

 

那當然我知道大惡是什麼，大惡當然是馬英九跟黃世銘，但是你們做那樣子的事情真的

對嗎？你事後有任何的反省，有任何的調查，國會有任何的自律嗎？我們不讓馬英九把

手伸到國會裡面去是因為在憲政民主原則下面國會要自律，那你的國會自律在哪裡？紀

律委員會調查的報告、決議的內容、討論的過程，大家根本都在瞎混嘛，你就看2014

年年初的時候，紀律委員會是怎麼結案的，你說你要騙很多人不關心看不懂，但是對不

起我沒辦法接受。 

 

我是在那樣的背景下面，當然前面很多年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開始覺得說，一

方面是要幫助整個臺灣本土的力量，先讓國民黨在國會不過半，第二個跟民進黨維持良

性競爭的關係，所以開始搞公民組合，那有很多人說，啊哩丟賣搶，就是在搶綠營的票

嘛，那我聽了這句話我老實講我聽了很不高興，誰說那個票是屬於綠營的，那個票是屬

於臺灣人民的，第二個事情是，那我會比較支持時代力量是除了他們的理念，我也比較

支持他們的策略，為什麼我比較支持他們的策略？就是說，你仔細地去看他們要下去選

的區域，沒有在挑軟柿子吃的，他們的目標都是國民黨很硬的立法委員，我要把你拉下

來，而過去的那些選區常常出現的狀況就是民進黨選不贏，但是他派市議員去選，他派

市議員去選也不是要選贏，他的目標就是要護盤，這是我的地盤啦，其他的人不要來，

我選就是在顧我自己的樁，選得贏最好，選不贏也沒有關係，因為目的就是要什麼，就

是要護盤。 

 

當我們對於要翻轉國會的意念這麼強烈的時候，我能夠忍受說，你今天選區派出來的人

只是來護盤的，只是因為你的政二代要幫你卡住這個地盤，所以派你出來選，當我們如

果能夠提出更有實力，甚至是用具體的行動在實踐他的理念的人出來選的時候，我們為

什麼不能支持他，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支持民進黨的政二代，我比較不客氣的講，再講得

更具體一點，你說今天馮光遠去戰吳育昇，跟一個民進黨的縣議員的女兒去戰吳育昇，

你覺得誰比較有條件，誰比較有資格，誰比較有勝算把吳育昇抓下來？以我自己個人的

觀察，我的觀察，我為我的觀察跟我的決定負責，我有100%的信心，當然是馮光遠，

他過去這幾年做了多少事情，當你在提政見的時候，他過去這幾年的行動已經在實踐他

的政見了，已經在實踐他的理念，結果你民進黨派出來的是一個26歲，一個縣議員的女

兒，在電視上面砸廣告，花大錢砸廣告，到處都是看板，你用你的錢在砸你的知名度，

我不客氣的講，這個是我們要的政治嗎？ 



 

如果不是我們要的政治的話，該做的事情是什麼？該做的事情就是像這種用行動在實踐

理念，在實踐價值，而且可以幫我們把那些在立法院裡面胡作非為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

扯下來的人，那我就是要挺他，挺他不是挺他個人，挺他挺的是那個價值，挺他是為了

他可以創造那個改變的希望。 

 

其他的選區我就個別的就沒有去說，這些人你沒有發現說他們都沒有去所謂的綠營大票

倉說他要選立委嗎？南部這邊我就不講，就是光以新北來講，新北綠營的大票倉是三重，

他們有說他們要去三重選嗎？最近一次新北市長的選舉，板橋東西區綠營都贏，綠營都

贏，那當然大家可以想一想說，那過去這幾年民進黨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讓他們在板橋

本來從本來輸變成都贏，當然大家可以有各式各樣的考慮，但是我要檢證的就是說，這

種綠營裡面他們現在已經贏的，所謂的他們的盤沒有人去跟他們搶，因為我們的目標是

什麼，我們的目標是，我們要的就是，第一個戰略目標我相信的是，2016先讓國民黨在

國會裡面不要過半，那第二個是這些人，我們聲稱就是說，我們看的是看每一個人的質

嘛，他的quality，他的爆發力，送進國會了以後，他能夠去承載我們所希望改革的信念

跟價值，這些人他們更令人佩服的是沒有人在撿軟柿子吃，全部都挑硬的，從我自己的

角度上面來講，我當然只能為我自己個人的決定負責，我不挺他們我要挺誰，我要去挺

那些地方派系的人嗎？他們也不需要我挺啊，他錢很多啦，他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

尋求他的選票跟他的支持者。 

 

最後一個就我個人的部分是比較複雜，所謂比較複雜，我已經公開講過很多次，就是我

希望找的就是像他們這樣子願意投入政治，很優秀的人才下去選，然後讓臺灣的國會可

以翻轉，但是相對來講你們如果站在我的立場，你們就會知道說我會面臨什麼樣子的壓

力，所謂我會面臨什麼樣子的壓力是，那我去找人，然後他們也都願意投入下去，他們

永遠會反問我，啊你自己咧，哩攏詛咒別人氣係，哩嘎低賣衝啥(台語)，那我說我希望

我抬轎，我幫大家選，那有人可能可以接受，有人可能覺得沒有辦法接受，你只是在後

面搖旗吶喊，哩啊嗯敢衝啊，哩丟謀膽啊(台語)，不敢下去選啊，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必須要化解，不要說化解這些壓力，就是說我必須要做很多事情讓這些朋友知道說，

我是跟他們站在一起，今天我鼓勵你們出來說，那我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我可以做得到的

事情，我一定都會盡力下去做。 

 

那外面媒體上面有很多政治人物他們會透過媒體放話，他們透過媒體放話是希望達到一

些政治操作的效益，那達到那些政治操作的效益，有一些私心，但是你如果跟你的同志

之間互信感不夠強的話，很容易被人見縫插針就被分化，譬如說前兩個禮拜風傳媒不是



有個報導，說什麼胡博硯，中和的地區說我有意思要下去選，那個新聞一出來了以後，

本來時代力量的參選人胡老師，然後他就被，感覺到就被逼得說他要讓給我，那說他不

要選了，讓我去選，如果那個新聞操作他真的成功的效果會是什麼，是胡博硯他就說他

不選，但是以我的個性，我的個性像是會去跟人家搶選區的人嗎？我一定不會去選，即

使胡博硯退，我也一定不會去選，那個就是在背後操作新聞的人他要達到的目的，剛好

我發一個新聞，一桃殺兩士，你們兩個通通都不選，太好了，整個就框起來，這個就是

他們在做的事情。 

 

那還好是說彼此之間互信跟默契的基礎要夠，你才不會讓人家這樣子見縫插針，以我自

己目前的狀態，我的初衷還是一樣，就是我希望的就是幫大家去選，送優秀的人進去國

會，翻轉國會，那我可以不要選，我就不要，希望擔任的角色就是去幫忙。那你說地方

有沒有勸進，有，我可以很坦白的講，有，但是不是中和，有兩個區，一個是港湖的，

就台北市的南港跟內湖，然後另外一個是新北市的汐止，一個是我住的地方，一個是我

工作的地方，他們過去這段時間當中，有一些基層的民眾就自己跑來找我，說希望我能

夠在那邊選，那那兩區都是，傳統是藍大於綠，汐止也是一樣，港湖也是一樣，通通是

藍大於綠，那但是對我來講，我現在的想法就是，還在努力去找港湖區跟汐止區的人，

就是如果我港湖找到一個很優秀的人，汐止也找到一個，那兩個都下去選，兩個都幫他

們當選，這樣對我們理想的實踐不是很有幫助嗎，現在就在做這樣子的努力，這個努力

還在持續進行當中，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